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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酷暑，一场大雨后，萧瑟寒风起，

一夜仿佛入初冬，瑞城的秋天呢？

漫步在瑞城的街道上，迎面吹来的风

夹杂着幽香，若有似无。抬头寻寻觅觅，茂

密的树叶丛里，星星点点的黄色小粒，抬头

望去，原来是桂花！小小桂花，犹如袁枚所

诵苔米花：“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个季节，无论走

到瑞城哪儿，总能闻到阵阵幽香。

在李清照的眼里，桂花为花中魁首：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

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南方人

对桂花的爱，应该是骨子里的。记得那年

女儿刚上大学，走在校园里闻到桂香，发

微信给我：我想念妈妈做的桂花圆子了。

我在寄给她的快递里，塞了一小包桂花：

你到店里吃汤圆，自己放点桂花吧。虽然

女儿生在北京，因为我生活习惯里处处有

桂花，因此也爱上了桂花。我和女儿在北

京去三元梅园吃杏仁豆腐，总要多加冰

水，实际上那是桂花水。家里冰箱里有糖

桂花、蜂蜜桂花，都是温州朋友从她家仰

义山上两株桂花树摘下来寄给我的。朋

友家每年还泡桂花酒等我回来喝。家里

的洗头水和沐浴液，也买了桂花香型，卫

生间里留下了似有似无的桂香。

瑞城的桂花没有杭城那般著名，曾经

几次与杭州的朋友相约，桂花开时去杭城

桂花树下走一走。即使如今交通便捷，去

杭州不过须臾，却总错过桂花开时。去年

特地在国庆去了杭城，却因天气寒冷，桂

花延迟开放，又一次与桂花擦肩而过。今

年在瑞城，因各种原因未能回京，蹉跎在

瑞城，却也因此享得桂花福。现在瑞城的

各个角落，桂花不张扬地恣意开放着，风

过处，留下一片幽香。黄巢赋菊杀气腾

腾：“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

菊花开后还有桂花，南方的桂花并非八月

开，要待十月才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都说开到荼蘼花事了，实际上，桂花

开过，才是秋去冬来。

瑞城的桂花，不似杭城那般密集，香

气也不会扑鼻而来。瑞城的桂花，三三两

两毫无规律地散布在各处。瑞城没有一

个能呼朋唤友赏桂的去处，却在访亲探友

之际，说不定在他家小区门口就能闻到桂

香。走在忠义街上去听鼓词，门口两株桂

花树正含笑。去玉海广场，路边阵阵幽香

让人放慢脚步。从游泳馆出来，咦，怎么

又有桂花香？原来荷花池畔木栈道旁伫

立着一排桂花树，荷花谢了桂花开。去拱

瑞山看文昌阁的说明，又是阵阵幽香，原

来石碑正背靠桂花树。傍晚去外滩散步，

不经意间也闻到了桂香。瑞城的桂香，不

似杭城的浓烈，反倒有一些清冽，香气就

像是把手伸到溪流里，溪水在手掌上淌

过，手上隐约留下水的痕迹。好似泰戈尔

所言“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

经飞过”。原来，瑞城的秋天藏在桂香里。

沙园益寿亭位于沙园城西门外，蔡

公桥西，瑞平塘河畔。现在南滨工业区

内，靠河朝东，与南滨街道办事处隔岸相

望，现为瑞安市文物保护点。

从前沙园到林垟之间是一望无垠的

空旷田垟，如遇异常天气，“雷电狂风四

起，山雨飞来，倾盆如注，行者、肩者、游

者，以及耕农贩夫、牧童樵子，神惊心骇，

靡所定处”。沙园乡绅余世钢拥良田千

亩，店铺数十处，富甲一方，一生轻财重

义，乐善好施，对于修桥铺路等公益之

事，老而忘倦，沙园至飞云渡口的石板路

就是他义捐而建。丁未年（1907年）冬，

值余公八秩大寿，亲朋好友寿礼贺词纷

至沓来，余公认为贺礼寿宴尽管是大家

盛情厚意，但不过是口腹之奉，无益之

费，于是决定把贺寿的礼金移作地方公

益，造一座路亭，为乡亲路人提供避风、

躲雨、歇脚的屋宕，种德于桑梓，播福后

世，这是对他八十大寿的最好祝贺。

他精心尽力，聘请了当时瑞平两县

最好的筑亭工匠施工。路亭竣工于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是一座平面呈正方

形、歇山顶、砖石结构的小亭，穹顶用藻

井装饰。亭正面的石柱上有一副阳刻的

对联：于此有放观之乐，亦谓是少住为

佳。亭墙中有一方《益寿亭碑记》青石

碑。碑文由平阳优贡陈京撰文。

陈京（1873—1932），字则孚，居瑞

安林垟，是“东瓯三先生”之一宋恕的表

弟，他家与瑞安名门黄体芳是姻亲关

系。1907年在优拔（优贡、拔贡）考试中

考取优贡，名声大振，是当年瑞平两县的

文坛翘楚。请陈京撰文，也是追求明星

效应，以文振声。向例优拔贡应朝考后，

以知县、教职分用。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制后，继续

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但大多

数优拔贡出路不佳，难以得到实缺，犹如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过去包分配，现在只

能自谋出路了。陈京优贡后未能步入仕

途，因国学与中医相通，他平生以行医为

主，成为名医，堂号启真。生平著述佚

失，曾为民国时期林垟烈士林昌镇撰过

一副挽联：造物太忌才，大厦忽倾，谁为

桑梓支一木；及门又丧汝，环川在望，自

今桃李不成荫。其子陈天胜乃万全垟著

名中医师，其孙辈有陈建新，林垟中学著

名数学老师，中国象棋排局研究专家；陈

建中，原林垟镇卫生院院长。

瑞安著名书法家郑德馨用小楷书写

碑文。郑德馨（1882—1940），又名郑一

山，晚清至民国时期瑞安著名书法家，擅

长楷书，尤工小楷，其作品多见于民间寿

屏碑刻。1938年，瑞安中学勤思楼落

成，北大著名教授林损为之撰《勤思楼碑

铭记》，郑一山楷书刻石嵌于东墙，时人

评论“文字双绝”。

聘石匠木富南为碑文镌字。木富南

（1854—1923），号畦卿。木家是瑞安石艺

世家，木富南是木家第29世，祖传手艺，为

瑞安当时最好的石雕师傅。作为石匠，镌

字后能在碑上留名，足见其技艺之精湛。

亭成，“颜曰益寿，并拟勒碑垂远，

以志其事之缘起，庶与翁之名并垂千秋

云”，取名益寿亭，作为余公八十大寿的

纪念并寄以美好的祝愿。

沧海桑田，益寿亭历经两个世纪，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由于年久失修，逐渐塌

损。2015年夏，本人有幸筹资9万元委托

瑞安开景古建公司进行修缮。去年，南滨

街道再次对环境进行美化。众人戮力，重

修百年古亭，旨在不忘旧踪前贤，留住村

史乡愁，弘扬致富行仁的传统美德。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

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追过山，追

过水……”著名歌唱家谭晶倾情演唱的

这首《芦花》，曾经倾倒过无数听众，也道

出了看似普通平常的芦苇花，它所具有

的朴实率真和柔曼妩媚的别样魅力。

芦苇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各地均

有分布，多见于江河湖泽、池塘沟渠沿岸

和低洼湿地。它每年 3月出芽，4月长

成，8月抽穗，9至10月花熟，11月枯萎，

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芦苇除了美化环境

和固土护堤外，可以说浑身都是宝。芦

叶、芦茎、芦根和芦笋可入药，有清热生

津、利尿通淋等功效。芦茎、芦根可用于

造纸和织布，芦穗可以用来做扫帚，芦絮

可以用来充填枕头。在古代，还把芦苇

编制成“芦席”，用作铺炕、盖房，制作成

乐器芦笛，吹奏乐曲。

我与芦苇有点“缘分”，也很喜欢

它。这与我的出生地有关，与少年时代

个人喜好和务农劳作有关，也与我后来

的工作岗位有关。

我家与飞云江的距离大约300米，出

家门一路向北，穿过56省道（现为322国

道），往前走一点点即到飞云江边。这一

带江水与堤岸之间的护堤上、滩涂上随

处可见一丛丛、一片片高矮不一、粗细不

同的芦苇。就是这些芦苇给了我更多的

生活空间，也带来了许多乐趣。

暮春时节，春夏之交，芦苇初长成，

青青翠翠的，亭亭玉立，绿影婆娑，恰如

一位诗人写的“芦苇摇曳水鸥飞，一声玉

笛东风里”。此时，又是捉蟛蜞（一种生

长在飞云江岸堤及与江相连的河道岸坡

的小蟹）改善生活的时候。我经常同伙

伴们从村“打水机头”出发，沿上郑浦河

道一路往江边去，边走边寻，边寻边捉，

待到达江边时，所捉蟛蜞已经够做两盘

菜了。这时候，我们会在芦苇丛旁休

息。一边欣赏黄水悠悠的飞云江潮起潮

落和穿梭的船只，一边摘一片芦苇叶子

放在嘴里，随意地吹着不怎么着调的曲

子，玩到尽兴，才打道回府。我家有几分

自留地在江边，通常要种些红薯、姜黄等

作物，我自然常去帮助家人干些活。每

每劳动间歇，也到近处芦苇丛坐一坐，看

一看，过把观赏芦苇的瘾。

夏日炎炎，少年玩伴会带我去树排头

村陡门头的河道里游泳。我不会游，也

不想学，干脆去看芦苇。“漫步芦苇丛，谁

都展笑容”，这话说得好！盛夏的芦苇，

绿得格外好看，它与天空的蓝和江水的

黄巧妙地组合成一幅彩色画卷，美的让

人眩目。水鸟在芦苇枝头休憩，显得十

分和谐自然。微风吹来，芦叶瑟瑟，发出

“沙沙沙”的声音，如一首曼妙的轻音乐，

让人心旷神怡。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这预示着芦苇

的黄金档期到来。此时的芦苇走过了7

个多月的生长旅程，完成了能量积蓄，芦

穗饱满成熟，将向有“缘”人展现它的独

特风姿。我去过国内几个有名的芦花观

赏地，包括宁夏石嘴山沙湖、保定白洋

淀、昆明滇池、苏州沙家浜、太湖长兴段

湖岸以及湖州德清下渚湖湿地等处，都

无缘一睹芦花飞舞的风釆，有的是季节

不对，有的是天气不好（下雨天），也有风

不助力的。2015年 9月下旬，我在无意

间遂了夙愿。那天，我在暗访飞云江两

岸五水共治情况，途经高楼镇塔石村时，

发现此处芦苇面积大、植株品相好、芦穗

花色多。在我驻足观赏时，但见轻风微

拂，芦苇随风摇曳，花絮从花穗上飞出，

飘飘洒洒，在空中飞舞起来，似飞雪，也

像撒盐，散开去，卷起来，漫天纷纷扬

扬。夕阳从对面平阳坑山顶斜射过来，

江面上水蒸汽向上升腾，阳光与雾气笼

罩在芦苇荡上空，似虚似幻，美仑美奂，

仿佛天上仙境来到了人间！我看得如痴

如醉，久久不愿离开。

冬天到了，江边的芦苇也枯了，但我

仍会来这里散散步，然后，静静地坐在那

儿发发呆，独享片刻空寂，以洗涤在岁月

中浸润日久的心灵。我们这等凡夫俗子，

可能难以企及芦苇的品格：不计条件，得

地成丛；无人照管，绿荫奉送；非花亦花，

书写奇功；不惧霜雪，傲立寒冬。但可以

持拙守正，求真向善，做到不乱于心，不困

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无悔人生。

飞云江两岸大部分地段已经建起了

漂亮的防洪堤坝和健康运动绿道，观赏

芦苇的环境和条件更好了，极适合我们

在这里看芦苇、赏芦花，品物明志，守志

励行，戮力图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绿色文明，扬我瑞安。如此，云江两岸山

美、水美、草美可期，南宋诗人陆游所描

写的愿景“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

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会很快到来。

■虞秋生

飞云江畔芦花飞
■陈良明

沙园益寿亭重修记

■林娜

幽幽桂香沁瑞城

吾乡有善士焉，一乡之幸也，善

士而好行其德于一乡焉，尤吾乡之幸

也。沙园余翁世钢居乡有善士之目，

生平轻财尚义，于地方公益之事热心

赞成。至桥梁道路，修筑补缀以便行

人，老而忘倦。丁未冬，翁年届八秩

诞辰，亲友将为翁称觞祝嘏，翁辞

焉。固请之，翁慨然曰：诸君贶我意

良厚，然不过口腹之奉耳，盍移无益

之费，作地方公益之举，为我八十时

一大纪念乎？我尝暇日挈儿辈散步

田间，四顾茫茫，天水一色，我心为之

一快也。若遇天大雷电狂风四起，山

雨飞来，倾盆如注，行者、肩者、游者、

以及耕农贩夫、牧童樵子，神惊心骇，

靡所定处，如斯景象其何以堪？我将

择适中之地建筑小亭，利便行人，庶

几副吾心之所愿而已。翁言甫毕，亲

友咸拍掌称善。怂恿鸠工庀材，剋日

建亭既成，颜曰益寿，并拟勒碑垂远，

以志其事之缘起，庶与翁之名并垂千

秋云。

丙午优贡 陈 京撰文

禀贡生 郑德馨书丹

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六月吉日立石

瑞安木富南镌字

扫一扫，听朗读版

益寿亭碑记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我们

村有一座亭子很有名，因在蔡公桥边上，

村里人习惯叫蔡公桥亭。据说，这个亭

是我们村的大财主、乡绅余氏出巨资而

造。当时聘请了瑞平两县最好的工匠而

建。亭子不大，但很漂亮，成为当地建筑

的经典，附近村庄如造亭子，工匠师傅必

来参照依样。

我所在生产队的农田就在这个亭子

的后面，在读小学、初中期间，都会参加

农忙季节的劳动，这个亭子就成了我们

劳作时避风、躲雨、休息、吃接力的地

方。此时，经常会有大人跟我说，听说这

亭子碑文的学问很深，你读书“蛮灵”的，

能认识里边的字，能懂其中的意思吗？

给大家说说？那时，肚子里的墨水实在

太少，只认几句，不懂全篇。

2015年我路过此地，看到古亭损坏

严重，有点伤感，于是通过努力，筹集了

一笔经费对亭子进行了修缮，同时想写一

篇推文，介绍古亭的前世今生。但亭子碑

文里三个人的来历难倒了我，只好搁笔。

一个是碑文的撰写者陈京，作为优贡，应

该是当年的学霸，相当有学问的人，可在

瑞安的县志及相关史料里毫无记载，找了

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另一个人是郑德

馨，他是晚清、民国年间的瑞安著名书法

家，但查不到他的生卒时间。我特地跑到

第一巷他的故居前面，附近周予同、李笠

故居的简介都有生卒时间，唯独郑德馨没

有，估计是个难题。至于木富南就比较特

别。一般碑文只有撰文与书写的人落款，

没有刻字师傅的名分。但这个碑文留下

镌字人的大名：瑞安木富南镌字。估计这

个师傅可能不是一般的人物。

不久前，与市政协文史委的张海刚

陪同文史界的老前辈、九十高龄的宋维

远先生到林垟访友叙旧，在大家海阔天

空的闲聊中，偶然得知陈京原来是我们

林垟人，但他当年以平阳考生的身份参

加考试，平阳的县志有他的记载，并因此

找到了他的后人。要特别感谢玉海文化

研究会会长何光明先生的艰苦努力，终

于确定了郑德馨的生卒时间，也感谢我

1992届的学生木先杰同学，通过他家的

老宗谱了解到木富南的简单生平，从此

我终于了却一桩往事，留住一段悠长的

乡愁，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记忆！

一座古亭与我的乡愁[后记]

■金洁

三代人的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是一个人生命中美好的青

春年华。然而，在不同的时代洪流中，三

代人同样的三十三岁，却有着大不一样的

生活和境遇。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三十三岁时，

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全家七口就靠父亲每

月二十几元工资维持生计。那时，父亲是

湖岭农械厂一名普通的刨床工，兢兢业

业，以厂为家，脏活累活抢着干，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赢得全厂上下一致好评。为了

养活一家人，父亲既当工人又当农民，业

余时间一头扎进田地，风里来雨里去，精

耕细作，精打细算。印象中，父亲一年四

季不是去厂里上班，就是去田间劳作，像

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却从不叫一声苦，从

不喊一声累。然而即便这样，更多时候生

活仍是捉襟见肘，年少不懂事的我们有时

会为餐桌上不合胃口的饭菜撅起嘴巴，也

会为得不到漂亮的新衣服无理哭闹，可父

亲从不呵斥我们，更没动手打过我们，哪

怕是扬起巴掌吓唬吓唬我们都不曾有过，

偶尔还能在我们闹脾气时说些幽默的话

语逗我们开心。

作为家庭顶梁柱，父亲总是任劳任

怨，以最朴素的方式深爱着母亲，同时一

心想着如何让家人吃饱穿暖，如何让我们

即便身处贫穷也能倍感温暖和甜蜜。许

多年以后，这份来自原生家庭的幸福感一

直伴随着我，影响着我，滋养着我。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三十三岁时，已

经完成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结婚生子，确切地说，是儿子已经上小学

了。那时的我，作为一个地道“山头人”，

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瑞安这座美丽小城立

足，不仅有自己喜欢的稳定工作，而且实

现了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真正拥有自

己的第一套商品房，虽然房子不大，但我

已经很知足。那时的我，每天开着助动车

上下班，尽管那坐骑有时会出故障闹罢

工，但我觉得已经比自行车好很多，心情

也自然舒畅喜悦。那时的我，虽然思想上

也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和教育，但不曾整天

带着儿子奔走在各大培训班，也不像现在

的年轻家长那般狂热与焦虑，与世无争的

我更多的只是希望儿子成为善良而正直

的平凡人。那时的我，走过而立，走向不

惑，心智成长却明显滞后，明明上有老下

有小，却只关注自己小家庭的柴米油盐和

喜怒哀乐，近乎不可原谅地忽略了对父母

的关心和回报，以至于多年后想起总有太

多遗憾在心头。

时光真的如白驹过隙，今年儿子也三

十三岁了。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90

后”，儿子遗传了我的心直口快和胸无城

府，血气方刚的他有想法有追求，有着与

我大不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不

管年龄多大，父母眼中的孩子永远都是孩

子，所以大事小事，工作生活，我习惯本着

“都是为你好”的出发点，时不时地教导加

叮嘱。然而更多时候，无论口才还是格

局，我根本不是儿子对手，有时为了某一

观点，我搜肠刮肚，而他信手拈来，我不断

强调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人、孝道、交友、

婚姻，不一而足，絮絮叨叨，而他从宏观到

微观，摆事实讲道理，以咄咄逼人之势，振

振有词，驳得我哑口无言。

那天，我们又为鸡毛蒜皮小事杠上

了，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儿子生气地指责

我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进行道德绑

架。一时间，我郁闷至极，只好自我解嘲：

“到头来反倒被你教育一番。”他立马纠

正：“不是教育，是启发。”那语气，竟然那

么平和那么真诚。那一刻，心里突然有一

种不可名状的复杂情愫，我忍不住怏怏地

说：“时间很快，你三十三岁了，再过三十

三年，你已是花甲老人，而我大概率已不

在人世。”“是啊，所以要过好每一天，别说

负能量的话，别做庸人自扰的事，这样人

生才更有意义。”儿子接过话茬，又趁机给

我洗脑。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不知道儿

子的孩子三十三岁时，又会与父辈有着怎

样的观念碰撞，又将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未

来盛世书写幸福人生。


